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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 ,拥有三种表达历史记忆的模式:(1)报

道历史 ,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2)再现历史 ,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3)重塑

历史 ,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这种表达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框架之中的 ,而且 ,媒体

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具有不同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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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心理学的研究主题 ,最近几年成为多学科关注的话题 。社会学 、人类学 、史学 、哲学等领域的

学者提出了几个关系密切的术语:社会记忆 、集体记忆 、历史记忆等。三个概念有一致的取向:记忆离不

开社会 、集体 ,是在现有的社会文化资源背景下对过去的重构。不过 ,细细鉴别 ,亦可从外延 、内涵上进

行区分。有学者认为 ,历史记忆的范围最小 ,指集体记忆中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的那

部分记忆 。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 ,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

区分 。它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社会中 ,强调民族 、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 1]
(第 137

页)。笔者基本赞成这种区分 ,但认为历史记忆还应涵括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流变的根基性情感联系的

记忆 ,如抗日战争对于新中国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因此 ,本文以我国大众传媒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为

例 ,考察大众传媒时代历史记忆如何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进行表达 ,分析大众媒介建构历史记忆的社会框

架 ,并进一步探讨大众传媒建构的历史真实与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事实真实之间的差异 。

一 、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 ,它更强调一种根基性的情感;或者说 ,它更牢固地把

群体凝聚在一起 。它与个体的自传记忆不同 ,尤其是在记忆得以延续 、贮存的具体渠道上。我们知道 ,

历史记忆主要由学校教育 、社会仪式 、公共媒介等渠道进行强化 。因为历史记忆往往与某个社会 、国家 、

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关 ,甚至是现行秩序得以合法化的关键性叙事 。所以 ,它们会运用自身掌握的权

力资源体系保障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延续 。这样 ,历史记忆关涉的主体不需要很费力就可以获取相关的

记忆资源 。与此不同 ,个体记忆需要个体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利用公共渠道传播私人化信息的

机会也相对缺乏 。21世纪 ,报刊 、广播 、影视等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 ,加上网络

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卷入与渗透 ,大众传媒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形塑历史记忆方面 ,传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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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基于这样的假设和认识 ,这里提出大众传媒的历史记忆的问题 。

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即传媒以自身为平台 、渠道 ,通过新闻报道和文学 、影视等种种艺术方式对关

系国家 、民族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多种表述 ,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认识 、历史观念 ,并经由媒体

的传播强化该国家 、民族对自身根基历史的记忆 ,最终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 ,历史记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 ,当代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

具有依赖性。传统社会中 ,历史记忆的主渠道是人际传播 ,如民间的讲故事 、说书 、戏曲等 。当代社会

中 ,传媒深刻卷入日常生活 ,传统的记忆渠道逐渐被大众传媒取代。人们关于历史的知识 、信息越来越

多来源于大众传媒 ,其迅速 、快捷 、广泛有助于强化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 ,传媒要加入记忆行列从而提升

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 ,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为谋求自身发展 ,各种传

媒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功能。以自身为平台表达历史记忆既体现了传媒承担社会功能的积极性 ,又是

它提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手段 。当历史记忆与现行秩序具有一致性关系时 ,媒体表达会得到鼓励

与支持 ,如果失语 ,结果可能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因此 ,传媒会主动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去 。这

样 ,历史记忆凭借大众传媒强化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而大众传媒通过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巩固了自身的

地位 。

二 、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模式

大众传媒是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 ,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运用文学 、影视等艺术手法来表述历

史 ,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便是以虚拟身份或媒介组织的身份出现 ,其背后仍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人 。对

于历史的表述 ,因为表述主体的不同 ,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我们可以根据叙事主体身份的差异和

叙事视角的不同 ,大致将大众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模式分为三种:(1)报道历史 ,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

史记忆;(2)再现历史 ,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3)重塑历史 ,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 。

报道重大历史活动 ,既包括在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 ,传媒以新闻的方式记录事件的发生 、发展 ,使它

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也包括对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后发活动的报道 ,典型的如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庆

典 、仪式等活动等的报道 ,它们是包含新的新闻价值因素的历史的呈现 ,可以说是对社会历史记忆的报

道。这里使用“历史活动”以区别于某件独特的历史事件。显然 ,这种记忆方式就是新闻报道的方式。

我们截取两个时间点 ,从关于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来看这种记忆方式的特点 。一个是抗日战争初期的

新闻报道 ,一个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报道。前者以创刊于 1872年的《申报》为例。“九 ·一八”事

变后 ,《申报》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成为私营报刊的一面旗帜 。1937年 ,卢沟桥事变 、抗日

战争爆发 ,《申报》全力投入报道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宣传活动 。事变发生的第三天 ,《申报》以“华北形

势突变 ,日军炮击宛平城” ,“我驻军坚决表示 ,愿与卢沟桥共存亡”的大字标题 ,详细报道了日军制造事

端的经过 。当天的社评《又一次侵略行动》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借口 ,指出“这次冲突 ,在日军方面

显然又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 ,要求“政府一定早有充分准备” ,不能让同样的事件发生 。对“七 ·七”事

变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 ,《申报》作了长时间的连续报道。抗战过程中 , 《申报》历经沧桑 ,但它始终关

注着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 ,无情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和罪行[ 2]
(第 210-228 页)。后者以《人

民日报》为例。2005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年之际 ,各种大众传媒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7月 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日当天 , 《人民日报》第八版推出纪念专版 ,以“难忘的往事”为总

题为抗日战争的健在者提供言语的舞台 ,通过他们的叙述来提醒中国人“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

神” 。9月 3日 ,更是整合第五 、六 、七 、八版 4个版面 ,以强大的声势打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特刊》 ,推出“真理之路” 、“胜利之师” 、“英雄之歌 ”三个专版 ,营造出全国 、全民族共同庆祝胜

利的氛围 。既有经典历史场景回放 ,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更有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 。

在对历史事件及其后发的相关活动的报道中 ,大众传媒往往具有双重身份 。就抗日战争而言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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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和报道者 ,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60周年这个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重大庆典活动的

参与者 、策划者 ,也是新闻报道者。前者使它们能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历史活动 ,后一个身份使大众传

媒肩负起历史叙事的重任 。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视角显示了大众传媒作为历史建构者的独特之处 ,它以

新闻报道的真实感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感相适应 ,使大众传媒得以成为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

新闻报道式的媒体记忆确实非常重要 ,但它需要特定的时空情境 ,即新闻事件发生的独特的时间和

空间 。那么 ,在历史事件已经消逝后的日常生活时空中 ,传媒如何将历史记忆传承和延续下去 ?哈布瓦

赫认为 ,在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的断裂中 ,集体记忆维持了社会 。在群体和社会社会生活中 ,不存在空

白点;表面上看 ,在创造性时期之间存在着真空 ,但这些真空是由集体记忆充塞着的
[ 3]
(第 45 页)。我们

不妨追问 ,这时的历史记忆又靠什么得以维持 ?因为记忆理论告诉我们 ,记忆的产生和维持与提取记忆

的线索相关。那么 ,在日常生活中 ,要凝聚群体 ,我们就需要不断为群体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 ,

这时 ,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 ,它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 ,采用了再现历史 ,

以复述者的视角表达历史 。其间的区别是:大众传媒不是事件的参与者 ,他纯粹是一个观察者 ,他可以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 、参观博物馆 、考察战争旧地 、采访当事人等种种途径 ,力图展现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

情状 ,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

历史本身是严肃的 ,但我们表述历史的方式却可以多样化 ,正如喜剧和悲剧其实都可以表达宏伟的

叙事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历史记忆的意义就在于将历史中有助于当下的合法性和聚合力的东西从历

史事实中凸显出来 ,使之进入社会的表层 ,为社会所关注 ,从而巩固当下的权威。这样的一种实用目的

决定了我们采用多种叙事方式的可能。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依据历史进行艺

术创造。这便是传媒表达历史记忆的第三种模式 ,即运用影视剧等艺术样式 ,以生动的形式 、丰富的内

容塑造历史记忆 。不过 ,这种创造是在一定的社会记忆框架中发生 ,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说到底 ,

它是基本事实真实基础上的细节创造。如果完全脱离历史真实 ,它就不是我们所指的关乎一个国家 、一

个民族根基的历史记忆了 。

大众传媒塑造历史记忆的三种模式共同存在 ,它们各有自己的叙事特点 ,如新闻报道式加强了历史

记忆的真实感;历史事实的回顾填补了事件发生与相关仪式间的空白;艺术方式的历史塑造使历史记忆

更加丰富生动。

三 、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社会框架

历史记忆不是面对历史的被动的产物 ,它恰恰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时空情境中对历史的一种思考 ,一

种建构。所以 ,我们会发现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忆 。有的历史事件 ,原本已经沉寂在

历史的长河中 ,却在某一特殊时刻被重新挖掘 、诠释 ,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重要力量源泉 ,被铸造

成他们的历史记忆。我们还会发现 ,那些涉及到对立力量较量的历史事件 ,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意

义 ,因而在不同的主体那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记忆:有的力图捍卫历史 ,有的却试图忘却历史 ,重造记

忆。无论是忘却还是记忆 ,也无论选择怎样的方式记忆 ,无疑都与当下的情境相关。“当下的处境好像

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 ,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 ,在唤醒与压抑里 ,

古代知识 、思想与信仰世界 ,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 ,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 ,而在重新发掘和诠

释中 ,知识 、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
[ 4]
(第 46页)。就大众传媒来说 ,建构历史记忆的行为发生在

特定的时空中 ,它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控制。“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

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 ,他们才能进行回忆 、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存在着一

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 ,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 ,并汇入到能够进

行回忆的记忆中去。”
[ 3]
(第 68-69页)

因为历史记忆关涉民族 、国家的根基 ,所以 ,历史记忆对国家 、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提到国家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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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至少就意味着两个面向 ,一个是对内的 ,一个是对外的 ,这两种面向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框架。

“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 ,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 ,而这

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 3](第 93 页)

当历史记忆指向内部时 ,它遵循单一的国家叙事框架 。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来说 ,共同的根基情

感是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共同感来自于对共同的起源历史的认同。就抗日战争来说 ,相对于 1949年建

立的新中国来说 ,它拥有一种解释合法性 、权威性的力量 ,它使我们确认: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 ,

整个中华民族是团结一致的 ,因此这是全民族的胜利;同时 ,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还反复确认一个重要

的观点: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于是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在确认民族凝聚力量的同时确认中国

共产党的合法性 、确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 ,我们可以看到 ,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 ,在大众传媒的丰富抗战叙事中 ,每一种媒体都以这种宣传基调确立具体的表达方式 。在抗日战争

胜利 60周年之际 ,无论是党报党刊 ,还是市场化的 、娱乐化的报纸 ,都辟出一定的时空平台 ,共同参与到

对历史的表达中去 ,形成强大的媒体合力。从传播学效果论的立场来看 ,这将产生共鸣效应 ,强化我们

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的记忆。

当历史记忆指向外部时 ,它处于多元的竞争叙事框架中 。国家和民族的产生 、发展往往经历了各种

力量的较量 ,有内部的斗争 ,也有与其它国家 、民族的竞争 。内部矛盾随着国家 、民族的统一 ,将会逐步

建立起共同的历史记忆 ,以保证现行秩序的合法性 。而不同国家 、民族间的争斗情况往往很复杂。战争

是一种最剧烈的方式 。战争的双方或多方主体对战争会有不同的叙事 ,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建立于

自己有利的合理性 ,结果便导致了对历史的竞争性叙事 。在关于抗日战争的媒体记忆中 ,中日双方作为

记忆的主体 ,从整体来看 ,始终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叙述中。具体表现为:中国媒体强调历史 ,提醒国人不

忘国耻 ,牢记抗战精神;日本媒体试图改写历史 ,让国人忘记这段历史。这种竞争性的历史记忆与叙事

有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 ,也有文化原因 。这些因素无疑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整合起来决定着传媒的叙

事。竞争性的记忆之存在从反面说明了关于抗战的媒体表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存在不同的认

识 、不同的观念 ,乃至不同的行为 ,才为竞争性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有学者认为 ,历史记忆可以是回溯本源 ,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 ,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

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 ,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 ,自己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 ,凭着

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 ,人们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种回忆常常可以

被称为寻根 ,把无数早已分枝的枝叶联系到一个共同的根那里 ,不仅得到了互相认同的基础 ,而且仿佛

找到了力量的来源。历史记忆也可以是斩草除根 ,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 ,并把这

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 。为了现实的需要 ,人们试图淡化旧的历史约束 ,越过传统的文化边

界 ,融入新的知识与经验中 ,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 4]
(第 45-53页)。这种观点有助

于我们理解传媒历史记忆的社会框架。就历史取向来看 ,单一的历史叙事和多元的历史叙事是相对的 ,

它们都可能针对不同的历史采取不同的历史取向 ,从而在不同框架下进行历史表达 。即便在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内部 ,在一元叙事框架中 ,仍然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竞争 。不过 ,在民族 、国家等概念具有某种高

度一致的社会 ,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历史叙事具有更强的同一性 。民族叙事 、国家叙事在关乎抗日战争

这样的重大历史记忆上 ,是等同的 ,个体叙事完全融入其中。当然 ,我们发现 ,在市场越来越成熟 、越来

越强大的时代 ,媒体的这种叙事除了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威力量的支配下进行外 ,也难以避免市场

的某种纠缠。“国家和市场力量的联姻 ,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化生产的一个颇具理论意义的景观。”
[ 5]
(第

25 页)应该说 ,在当代中国 ,在涉及到国家 、民族的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中 ,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市场的

联姻都是一个现实的叙事语境 。这种框架下的叙事允许市场以某种方式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 ,更强化

了历史叙事的一致性 。

我们承认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传媒所建构的历史

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该问题关注的焦点是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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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是文化研究(诸多学科参与的学科群)关注的对象 。它始终强调当下的理解 ,以跨学科的

视野看待历史 ,关注现实中的人如何理解历史 。

它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迪尔凯姆),所谓社会性事实(social fact),它的历史内容可能是虚构的 ,但

其社会影响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6](第 44页)。

作为一种社会性事实 ,历史记忆看重的是心理真实 ,即当前人们如何感知历史。这种心理真实可能

会与历史真实发生出入 ,扭曲甚至改变历史 ,人们视这种改变了的历史为真实的历史 ,尽管它不符合物

理性真实 ,但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持有这种记忆的人们的思想 、观点 ,乃至行为。一句话 ,他们实实在在当

这种记忆为历史真实 。换言之 ,在实际效果方面 ,它是一种心理的真实。

历史真实本身是无意识的 ,不管我们意识到否 ,历史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本身不因我们而发生改变。

历史记忆不同 ,它是我们意识到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记忆。有意识的记忆意味着我们可能根据需要来选择

性地进行记忆 ,历史在我们的记忆中可能发生变形 、扭曲甚至遗忘。对于历史记忆来说 ,首先重要的是我

们如何理解历史。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人 ,关注的是人对历史的感受。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

重要渠道 ,它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并在不同的社会框架下进行历史叙事。历史记忆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本身

的真实 ,尽管从本质上说它们也有某种一致性。强调历史记忆的主体性 ,即落实到记忆是人的记忆这一点

上 ,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记忆的发展与建构现实。同样 ,我们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独立性 ,它决定了传媒

在建构历史记忆时的独特性 ,如真实性与想象的结合 ,追溯历史与面向未来的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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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 an impo rtant channel to const ruct histo rical memory , mass media expresse s

histo rical memo ry by three pat terns:(1)repo rting history , constructing history memory as

wi tnesses;(2)reappearing histo ry , const ruct ing histo rical memo ry as repeaters;(3)reshaping

histo ry , enriching historical memo ry w ith the artist s' imagination.It occurs in the specific so cial

f ramew 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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